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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    内 容 提 要

抗 日战筝时期 ,小牛的爸爸因为带镇工人反抗 日本侵略者 ,被敌八两死

在膪井里了。小牛的嫣嫣也被鬼子和漠奸壹了。小牛恨透了鬼子 ,决心耍报

仇 ,耍求舅舅介耜他到煤踱里工作。在瞳山里 ,他受到了鬼子和漠奸的种种

虐待 ,但也受到了塍工亻F5的爱护。他耠党的地下勰臌和遁步的睚工做了静多

事情。后木 ,胰里出事了,一些同志牺牲了,鬼子耍抓他 ,他就上山当游击除

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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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昨天颌柬薪水。嫣嫣早晨趄柬,没顽得洗腧,赶忙用湿

手巾擦擦眼篙。拿趄还剩有十柬个卤子的木梳艴了几下头爰,提

个破口袋去配耠所颌口糗。娲嫣蹁走出屋子时看了我一眼。她寻
思我还没醒呢,其实,猫吹气我都能醒。

早晚天气还很凉呢。嫣嫣把盖在我身上的爽禊拿卞去穿上

了。这可够障,我浑身就芾个巴字太的破毯子头了。心里融凉 ,浑

身就打翁颤,我一嗔鼻子,脖子一牖,抱戊个团团,鼻子尖碰到膝
盖上了。嫣嫣看我这个样,把水俟睨下柬夂耠我盖上了。这可好 ,

她身上就剩一件枘着各种蔹色补丁的破械夜了。

.嫣嫣走出屋子,我心里党得不是个滋昧,我太不爱嫣嫣了,

把嫣嫣冻着可怎么办呢!我扑楞一下子跳下了炕,提拉着爽锲就
往屋外跑。嫣嫣这时已槛走出胡同了,我扯开嗓子喊了声 :“娲
嫣 !”她设有听兄。

吱——,对面房子的阳开了个腱,露出个小腧,看兄我这浑
身没挂一觫耧头的样子,她划着腧蛋羞我,然后回手一下子把明

关上了。我一看,是从鄹下乘的那个佥妞子,心里可就动火了,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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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对妯用勤一撤 ,心里融 :“你美啥?你是姑娘家还穿露屁股的裤

子呢。
”
我也使勤一下子关上了房明,达个响动是还耠她听的。回

屋柬,我往炕上一腧,盖上爽禊,一眼看到樯上,——哎哟,心里

好后悔!方扌关阳用勤太大了,把揿柬只占在樯上的十几个花烟

盒 ,都耠震掉下爽了。这是我心爱的画呀。我把攀头在鼻尖前一

晃,心里就 :“小鬼丫头,等我抓住你,不 ml.你哭鼻子扌怪呢。
”
其

实我明着不敢惹人家,她爸爸金大斧别看是个干巴老头子,他的

一个大拇指头±L我全身的力气还大呢 ;还有,人家哪回置糖都分

耠我一牛呢。想到这里,我就不生气了,打了个哈欠,困勤又上来

了,上眼皮一硬又睡着了。

⋯⋯嫣嫣回爽了,背回来此雪还白的面,手里托着龃糖,途

到哉的嘴上,对我融 :“小牛快起来,耠你包糖薛藓吃。
”
可把我畿

坏了,伸出舌头就舐⋯⋯

矸 !矸 !“小觅羔子,快起来,懒骨头箕 !”

我吓了一跳,睁开眼睛一看,站在我跟前的哪里是嫣嫣 ,是

事务所的把头腿子,焉二畏脖子。他用本头棒子敲着炕沿。我爬

起柬,往炕里躲了躲。他对着我的E甾袋把棒子举起来,我吓得
“
嫣

呀
”
蚪了一声。可是他的棒子没有落在我的头填上,把我披着的

破爽懊耠挑扔在地下了。他唾沫星子嗔我一腧,喊道 :“快把大日

本的旗挂出去,皇覃又打太胳仗了,把 ‘
支那

’的一个大城占颌

了 !” 他砷气十足,一脚踹开了房凹,罱蔫嚷嚷地走了。

我用手擦着腧上的唾沫星子,一面靓着 :“鼷尿)罱尿,一檫都

。 泛

'·

忡!?接着哉就狠狠地蔫开了:“往上数有日本人、大把头、二把

头、三把头,你算个秃老几 !金大缔融过,瓦盆一套一套的,你是

最小的那个尿盆子。
”
也不知昨天没吃鲍怎的”潭身没有一点精

砷,扯畏声地打了个哈欠 ,E甾袋又糊糊垒垒。剐一搭拉瑙袋,党得

耳边有脚步声,我心里一动,睁开眼睛一看,果然是嫣嫣回来了。

我一下子跳趄柬,扑到嫣嫣怀里。

嫣嫣Fol我惩的。我融,焉二畏脖子爽啦,鑫挂日本子旗。⋯⋯

融着,一看嫣嫣放在炕边桌子上的田袋,吓 !里边装着一瑰瑰的

硬东西。我又想起方扌做的萝柬了。虽然口袋里不是糖箸藓,也

静是镘头什么的呢!哉往口袋跟前边走边融 :“嫣嫣,是镘头?快

耠我工个,锇的我踢子都贴到肚皮上了。
”
乐得我把腿糌在嫣嫣

脚上了,差点摔了个倒栽葱。

嫣嫣没言静,背过腧去,腧上露出柬一觫苦笑。

等我打开口袋一看,里边是畏糨毛的一疙瘠一瑰的橡子面。

我使勤掰开了一个疙瘩,一股辣味哈鼻子。我也不知怎的9鼻子

=酸 ,眼泪刷刷地掉下柬了。嫣嫣用袖头耠我擦着眼泪融,等爸

爸回柬耠你夏个鳗头吃。她融着,端出柬少牛瓢苞米面,靓是拎

合在橡子面里蒸篙笛头。她摸着我的头填融 :“爸爸有好几天没

吃顿鲍皈了,要是再不吃上惧鲍皈,就不能下井子了。
”
又对我靓 :

“
小牛,快把旗插出去,不然一会催命鬼来时,叉得找痂烦。

”
她从

衣袋里掏出颌面的几个零星镄数着,又自言自鼯着 :“ 眼看冬天

来了,还得真雨瑰草铕子堵窗尸,不然还不得活活地冻沾在炕
· J ·



广L?”

我从破布包里翻出搡皴得像屎尿布子似的日苯旗,套在一

根陈林秸~L,忙到屋外去插旗。我个子太矮了”登在一瑰礴头~L,

踮着脚,老牛天也没插好,心里正火急呢,有人在身后把我脚尖

下垫着的礴头耠踢动了一下,差一点嗣得哉摔个斤斗。我扭头一

看,是金妞。我气的眼睛一瞪融 :“告荪你,我要是劫了气,可不管

你是丫头还是小子,一样兄揍你 !”
            ′

她把手背在身后,笑嬉嬉地融 :“笨哪,那个小孩好笨哪 !”

我一着急,旗从手里掉下柬了,秭秸也折戊雨截了。我蟀过

· ∠  ·

打柬,腧火热,遘耳朵根子都瓒烧,劂要瓒嗔暴脾气,金妞手把背

在身后的手拿到前边柬9原柬她拿着个黄登登的大骱子 !她融 :

镪 禳我舱你迭鲚子爽的9是我耠你挑个大个的。
”

我咽着唾沫,瞪着眼睛,有点不好意思”授有伸手去接。金妞

向我跟前走了几步,伸着胳膊,髀子都碰我肚子上了。我这扌伸

手接过爽就 :“金妞,下回可刖嗣了,插不上旗急的我心里冒火 ,

你不信摸摸,心像打鼓似地跳呢。
”
金妞小嘴一撇融 :“看你脸肛

的像个斗架的公骟 !”

我和金妣跑到松花江岸土玩了一会,等回到屋子里的时候 ,

嫣嫣在烧火,箍屣周圊冒着白气。我随手搬个木头蹲子9坐在嫣

嫣身旁,把剩下的少牛个鲱子耠了嫣嫣。她摸着我的腧融 :“留着
、

你吃吧 !”可我井耠她屹扌行。她接过去掰开圃了圃9又用舌尖舐

了舐 ,融 :“这可是械粹苞米面的,放在馥屉上等气熏热了,留耠

你爸爸回爽吃,那他就算开蕈了。
”

我又告拆她,这饼子是金妞从娜下姥姥家弄爽的。昕瀚她装

在枕头最里边,警察狗子遵踹带踢糖查了好几遍,也没糖查出

柬。金妞融,要是糖查出柬9警察狗子得把她的头鬟一根根拔下

来。⋯⋯

嫣嫣心里很急躁”她站趄柬不耐烦地融 :“你爸爸孩回来啦 ,

看看大陟影子都爬上樯角了。我得去趣医皖 ,嗣 Ppi金大翁去。
”

还没等嫣嫣后脚迈出房明坎呢”就听外边有人拚命地喊 :

“
可出大礴了!第二井子冒填 (注〕啦 !”

  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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扌
几井子?几井字/嫣嫣融着身手一软,噗冬一声坐在明玖

子上了。

把我耠 F卜傻了。嫣嫣嘴里吐着白沫 ,老牛天扌爬趄来 ,狠助

地抓佳我的胳膊融 :“小牛快回屋里柬 !”她摊身直哆嗦 ,点上一

鼹子香 ,插在 llJ砷牌位的香煊里 ,拉着我跪下叩响头 ,叨念着 :

“
保佑他回柬吧 !他是好人哪 !山砷翁 ,我静下最颇 ,耠你螃高

香卜⋯·”最后她筒菹就不出声舌柬了。

我也哭起柬了,我的爸爸多好啊!他可不像别人的爸爸 ,回

柬喝得醉醺醺昀,揪着孩子的瘦脖子死命擂。我爸爸一滴酒都不

沾唇,有事一銮愁也不打人也不蔫人,就是工遵串地打几个唉

声。有时遵唉声也不打,咬着嘴唇怂心1i,越怂越皴盾毛 ,有时用

搴头擂着桌子,大声靓 :“想办法 !有办法 !”冬天冻得我躲在他怀

里打哆嗦,他繁繁地搂着我,我尚 :“爸爸 ,你天天去刨煤,怎么咱

侧不能多螃一点。/L?”

爸爸融 :“孩子,那煤是八冢鬼子和把头的 !”

哉可有气了,就 :“我嫣融,你和我都是金命生人,怎还不如

人家呢?大前天·丐二授脖子把我们一群孩子抓去,往把头大扒皮

花圜里搬花盆,我看兄他的兄子坐在院子咀冻棚底下,有一个老

嫣子耠他扬着疡子;他吃烧骟,光啃胸晡⋯⋯”

“
孩子,你晏大就懂了。

”

我融:1那你上田和金大命他fFs几个人融,有镄人都是喝咱
(注〕 冒琪是指磺井凳生了倒埸事故。            '

· σ 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俏鳄人的血活着的⋯⋯”

爸爸打断了我的静头靓 :“孩子,这是大人瀚的黯,往后可刖

对别人融岈 !”又对着我的耳朵融 :“刖把嫣嫣鬻醒了。
”
他打个呵

欠,用嘴舭我一下融 :“我可困到家了,明天还得下井子干活,咱

俪一齐睡P我数数看蘸先睡着 :一二三⋯⋯”
歌知数到十几呀,哉

枕着爸爸的胳膊睡着了。

今天早晨爸爸一醒我就醒了,他用手托着我的下巴瀚:“你

生来就是磺工的命,天亮就醒。
”
把我搜在他怀里,耠我梳头,又

逗我融 :“看你这几根头鬟像乱草。
”
他用木梳耠我榧着,一面往

手掌心吐几口唾沫,往我头顶上抹,还融 ,“我井把你达几根毛制

服不可卜⋯·”

琨在,我再也淡有爸爸了。

⋯⋯嫣嫣哭昏了几次。金大缔釉舅舅下班回来,扌把她抬上

炕。我嗓子都哭哑了,金妞扶着我,也哭。

第二天,我fFl这排冢届佳宅,家家的烟囱都不冒烟了。刘二

烙投江死了,蹁死前把一个几个月的孩子梆在桌子上,留下个胝

条,土面舄着/鼷养活这孩子,今后就是你的兄子;要是活活戳

死的黯,求求好心的人,勤快的人,把他扔在江里,好藤我fFa全家

死后团圜 !”我们对阳圊大奶奶也上吊死了。⋯⋯

嫣嫣躺在炕上迷迷糊糊雨三天了,滴水没沾牙,急的我搜着

舅舅的腿哭的上气不接下气。可是舅舅呢
',从

出事那天到琨在 ,

雨眼直直的,嘴里老是这么一句嚣 :“哎 !往后可怎么过呀 !”

·  7  ·



第四犬头上,嫣嫣不时地睁开哏睛,仍然看兄我就哭。嫣哭

我也哭。金大翁不上班就过爽劝劝;他不在家呢,金妞就过来陪

着掉眼泪。

李大烙途一碗苞米面的糊糊粥柬,嫣嫣滞开耦着舡赫的眼

浦,看了一眼,又慢慢地阴上了。我就 :“嫣,你吃粥吧,你不吃我

也不吃卜⋯·”

嫣嫣藤哉把她的瑙袋用枕头往高垫一垫,她仰脸躺着,强开

了嘴,我就一匙匙往她嘴里倒糊粥。她咽的很慢,眼角拎着雨颗

浇黄色的泪珠。这时我好像个l董事的小大人了,挫蛭地耠嫣嫣拭

去了腮边的泪珠。

金大翁又劝嫣嫣靓 :“妞她太烙呀 !你要打起精砷柬,你要再

有个三畏雨短,孩子交耠融呢 !你要咬繁牙龈子9好歹活下去,把

孩拉扯大 ,别蔹他成孤兄,那你扌对得起老程大兄弟呢。
’

嫣嫣一边掉着汨,一边点着头,鼻子拙揞着,潭 身菹 颤

抖∵⋯

第二天,她就咬着牙起了炕。她的li亏 班/J/· 了,十天牛月也看

不兄她露一赫笑容。对我可管的崴趄来了,筲菹赴厉PLi口 都不蔹

出去,老守在她身边扌好咧。她每宿睡很少的党,总是刚迷迷糊

糊地睡会兄,也不知怎的9身子一哆嗉,就醒了,忙用手摸着我 ,

扌又不动了。我怕嫣嫣伤心,也此往日懂事多了,蛭易不出F目去
·  召  ·

沂L逛濞了。金妞她滇好9老和嫣坐在对面,大燔畏大烙短地靓这

漱那,耠嫣嫣开Jo思。

按磺里规章,应孩瓒耠俺家摁胍金。嫣嫣对我就 :“ 小牛9等

嫣把——镂(她是在嗓子眼里融的)颌到手,嫣供你念蔷9好跳出

这个火炕去。
”
她融着融着又哭趄柬了。

可是,今天镇 ,明天镇,松花江眼看着封了冻,这簟壹命的镂

到了兄也湟镇下来。磺里后柬靓,冒填子的事情没有铡查清楚 ,

是不婪耠的。

我fF,娘俪怎么活着呢?老鼻着金大翁和舅舅每月补助点,是

不够的。嫣嫣一天到晚耠人家洗衣服,补衣服。·富锦这个小城很

翳,哪有多少人家拆洗衣服呢!天翁起柬了,一天此一天难过了。

嫣嫣一天熬得眼睛舡,腰酸的菹不起爽”膀子痛的抬不起柬,洗

夜服搓得湔手血泡9一天也嫌不到雨角镄。可是她是个剐强的

人9不瘢意手心朝上向入家要东西。她对我融 :“你爸笆活着那陴

常融,人鲭要鳄得有骨气 !”

日本航治下的富锦惭哪,是个多么黑暗的世界 !在鼻着霖城

的松花江里,每天,总有被檐骰和被刀子扎死的人在里面漂着,街

头常常走着三五成串的、披着稻草袋子赤着脚要皈的人。

这一天天还没放亮呢,嫣嫣就到街上去取夜服。眼看太踢出

肛 一竿子高了,还不兄回爽。我雨惧没吃皈了9锇的肚子咕碌咕

碌响,腰一直起柬踢子生痛。金妞回娜下去了,金大翁和舅舅都

儿天没有回来了,一时没地方找吃的去。我挺着腰到路上去接嫣

9 ·



嫣。每天嫣都是顺着

0’  江沿往家里走。戢穿

着一件掩不佳肉的破

罩衣,赤着雨个脚板

子 ,融具的,我哪还像

孩子样,瘦黑銮黄的

腧上,雨只大眼睛深

陷趋眼箱里去了。走

一步浑身冻得直打寒

颤。、我实在冻得耐不

住了,萦性一跳一跳

跑起来,跑到十字路

口9觉得头蒎大起乘

了,眼睛直冒金花,想

咽口唾沫,嘴里都溴有了,只好背鼻蓍樯站在那兄。

过了一会,凉夙吹得我瑙子清醒了些,一回头,看兄樯角放

着一个垃圾箱子,一条大黑狗伸者血舡的舌头,正在舐着一堆编

毛。我也不知怎的,就凑到箱子跟11,拙Ⅲ刂只手插到箱子里翻起

柬,从一堆白茱叶子里,摸着-个白茱根子,拿趄来就往嘴里填。

忽然背后有人蚪 :“小牛,小年 !”我回头一看,是嫣嫣回来

了,她头髡上沾着一屠白花花的霜花,雨手望望的,聚抱着肩向

我走柬,看样子今日是没糟着活卦了。我偷偷地把手里还剩有牛
、 1口  ·

H的白裘根子扔下,走fll妯跟前一看,她那深陷的眼笛里,早已

含满了眼泪。她融 :“小牛,你吃什么/我把头低下了,牛天没有

做声。当嫣嫣的手慢慢扶趄我的瑙袋的时候,我看旯汨水腹着她

腧~L一滴滴渝下爽。我蚪了一声
“
嫣 !” 融 :“我实在锇的挺不住

了!”

嫣嫣蚪了声叨、牛 !”繁綮抱着我9用袖头擦着哏睛,咬着嘴

唇,像不副谶我似的,看了我老牛天。

我和嫣嫣一步挪不了四寸远,往家里走着,忽听背后有人

喊 :“前边走的是小牛

螨 !”

哉仲l娘俪回头一

看 9是看劳工棚子的

刘大翁提着皈盒走爽

吼s他一看清我是赤

盾脚的,就哎呀了一

声 9攒 :“ 老程大妹子 ,

达不把孩子脚冻坏了

l刂l;?”

我看着嫣嫣 9ˉ 苦

着腧融 :“ 刘大斧 ,嫣

融有镄时 耠 我 置 双

草鞋 ,还要掌上皮底

舾
·
Ⅱη̄1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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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 !”我挺着肚子融得可趄勤了。
“
这小子,和他爸爸一样,滇硬 !老程大妹子,明天我开饷,你

求他fF3到工棚子找我取瑰镄柬9耠孩子夏双鞋。饮刂大筇皴着眉

头,走了几步灭停下柬9等我走到跟前9他从皈盒里拿出雨愠煎

鲚9塞在我手里。我不要,一边往回搋一边融 :“ 刘大翁你吃什么

呀 !”

他对我做个鬼腧 :“拿去吧小子9别磨牙蹿嘴的啦 !”他把嘴

一强又融,“我喝西北凰也能挺三天。
”
一靓完就头也不回地走

了。

嫣嫣始黟一声搜言静。

我把煎鲚扯开雨牛就 :“嫣,你也吃点吧,我有一牛就够了。
”

“
就雨强煎鲚还分个啥,你吃了吧 !”嫣嫣板着腧融。

我含着眼泪把雨强煎鲚吃下去了。

我们娘俪就这样牛钒牛鲍地过着辄头的苦日子。嫣嫣的希

望是到开春有野茱吃,就能活下去了。

剩几天就过年了。碘里把头大扒皮找嫣去一趄。我们娠俪

想,大概是要瓒镂了。可是又使我利l娲嫣想赳爸爸柬了。嫣嫣是

擦着哏泪到磺里去的。

天黑了,嫣嫣扌从磺里回柬。她一逛屋9就一头扎在炕 上̈,哉

固她什么静她也不答一句。

金太龠回爽,嫣对他融 :“磺里不耠抓
j皿
金了,融这次事故不

是冒填⋯¨”

ζ 1ε  o

金大翁沉默老牛天扌融:f对呀,禳他ff,融吧 !”他把事情的

槛过向嫣嫣薄了。

原来,爸爸他fFg正在井子里干活 ,日 本鬼子和把头提着鞭子

监工,大家戊天吃不鲍皈,叉不禳体息,累的人fFi都喘不土气柬

了。一个劳工昏倒在地下了。日本鬼子上去对准他心口笛就踢了

几脚,那人立刻嘴里吐白沫子,鼻孔流血,眼看就要咽气了。大家

一看眼晴都舡了。扔下跌锹都赶过柬拾救。可是把头用鞭子抽打

着大家。
“
通通打死的 !” 日本鬼子喊着,揄起铁锹又劈倒了好几

个。我爸爸就大喊一声 :“我们和鬼子拚命吧 !”工人们一顿大铁

锹把鬼子和把头都拍死了。井子上边的鬼子知道了这情况,忙着

把井口堵死了9融是里边瓦斯爆炸了。鬼子lf3是怕井土的工人们

得到洽J氩会趄柬反抗,所以事晴过丁几个月,扌露出艘过的凰声

乃尕E。

嫣嫣听金大翁融着,瞪起眼晴牛天没言黯,后柬一把将我搜

在怀里,腧贴着我的腧融 :“小牛9你舰嫣嫣不?你爱嫣嫣不?要葩

住爸氇是怎么死的呀 !”

我把瑙袋埋在嫣嫣的怀里。

嫣嫣又看着金大铎,嘴强了好几次,到底没有就出啥萧柬。

看得出她是有静要融,怀着满腹心事呢 !

夜里舅舅回柬了,嫣嫣和他唠了牛宿,第二天她哏睛都哭舡

了。

吃完早版9嫣娲拉着我的手到舅舅屡里齿,ˉ迈明坎就叨
p `召  9



念 :〃 迈过舅舅的阳坎,觅难又觅灾9畏命过百。
”
然后就禳我耠山

砷牌位叩头,弄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这天是旧磨年三十的夜晚。凰爸着大雪吼吼lJl· ,冻得我綮

綮挤在嫣嫣怀里。嫣嫣 今夜也格外藕我,过一会就和我贴贴

腧。⋯⋯我想一定是过年过笛她想趄爸爸爽了。我心里也难受起

爽了。

下牛夜,我耠冻醒了。凤从头顶破窗眼子里嗝嗝地往屋里

灌,崖篷填破隆合板子直扬,像噢气似的,要埸下柬了。我用手摸

了牛天,摸不着嫣嫣了。我坐起身子,喊 :“嫣嫣 !”

忽然有个人抱住了我,他融 :“小牛,快躺下。
”

我听出来是舅舅的声音。哉党得事情不好,撺睨他的手,边
l

往地下爬边喊 :“我找嫣嫣!我要娲嫣 !”

舅舅从炕上爬趄爽,一把将我按在炕上融 :“好孩子听黯,嫣

嫣下娜耠你找米去了。今后你就和舅舅在二趄过吧卜∵·”他嗓

子梦硬,融不出萧爽了。

我大哭趄柬,井找嫣嫣去不可。舅舅死死地抱着我不放开。

我用嘴把他的后膀都啃出血了。

这时街里鞭炮齐嗝,有镄人家Π∶迎按财砷呢 !

我哭干了嗓子,昏迷在舅舅怀里了。

我懒懒
j映J映地病了一个星期P屹钣郡不知滇味p每天夜里J嵩

° 屠虿 ·

丨1LJ喧℃兄嫣娲回柬,有时她耠我盖被,有时拽着我9叨`牛 ,小牛 !”

J山蚪我 9睁开眼晴一埸望,我又焉~L合上眼睛,寻恩再萝兄嫣嫣 ,

扌讧住她昀手不莪妯离开我,可是再也睡不着了。每次萝兄嫣嫣我

邶忘了'躅她是~L哪里去了。萝兄一次嫣嫣,我就鲍鲍地哭土一

陴子。早晨一爬趄柬9披~上嫣嫣留下的爽懊,拿趄嫣嫣蹁走那天

夜里耠我补的破袜子9眼汨就~J=不住往下掉⋯⋯

一涟有一星期,舅舅上班就把我镄在屋子里9老是喝咐我这

句黯 :“孩子,你要听黯,千万别出屋,咱们缟人瑙皮薄,惹不趄人

家,得躲着人冢。
”

舅舅是个有洒可以不吃皈的/k,雨盅洒灌下肚子,眼睛就瞪

得又圜又舡。喝醉回柬不吵不嚷,四脚拉叉往炕土工腧,翻过来

倒过去老是鹬那么一句黯 :“死了,死了,早死甲好 !”

他每天下班回柬,先从一个掏开的觜尸眼子往屋里看看,然

后开开戗 ,ˉ一踵屋就掉眼泪。我只知道舅舅是个苦人,一年雨Ⅰ我

佃这里蔺傅染病,舅舅下井子回柬 ,舅母和我雨个表兄弟都被日

本'入楗去活埋了夕从此舅舅的脾气就更古怪趄柬。

冬天里,“针鼻大的簿窿斗田大的风
”
,从破眢尸眼里往里

淞,命大龠回柬,找瑰舐耠糊上了。蘸知舅舅一回柬,跳着脚喊 :

“
涨擀糊的卜⋯·”凡乎罱人家一顿。后爽我告荪他,是金大翁耠

糊的,他一屁股褪在炕沿土,一边噢气一边融 :“他知道个卡卜么

呀 !” 又繁繁地拽着莪哭趄柬丁。

晚上9我砌硼终镲地还换睡夹着呢”佥大箭回来了9提-瓶
申 '莶  ￠



子白干酒,一条腌黄瓜,跟我舅舅雨个人面对面坐着,也没有用

碗斟酒,也没有用刀子胡黄瓜,又是他f卩Ⅰ磺工的吃法 ,“人嘴对瓶

子嘴的仰脖酒
”
。

三口酒灌下肚 ,舅舅打了个唉声,就l拌起爽了。
“
老金大哥 !我还是这句静呀,死了,死了,早死早好 !人生在

世有啥意思呢?牛他爸爸嫣嫣都是好强的人呀,箱果不就是落得

这般地步喁?老金大哥 ,你不知道底棚呀 !”舅舅回手耠戢盖了盖

破爽禊。我綮綮阴着眼睛,装睡得很死,用心地听下去。舅舅又呷

口酒,I/R嗟 ,/R嗟嘴9咬 口黄瓜,又融下去,叨、牛爸爸死后,牛他嫣

没有颌着分文热恤金,把头还靓这次廾子里暴动是小牛他爸爸

颌的头,就立逼着要这几个月的厉镄,如呆不舱的静,就要把小

牛抓去 ,融是小舡匪,柬个剪草除根。你融这么大个孩子,涟一个

菅蝇都没有硝害死过,他有什么罪过呢?”

雨个人蘸也不吱声了,静了老牛天。哧—— ,金大筇划着了

一根火柴,点着了烟,一 口烟一口酒,遵抽觜喝。

舅舅又薷下去 :“把头大扒皮瀚是樊债妻还,硬逼着把小午

他嫣耠壹了,不然就要剪草除根。这他嫣的还有人道喁?” 舅舅声

膏颤抖抖地蚪焉着。

、 哉的雨泡热泪一下子就涌出柬了。心口箔堵的喘不上一口

气来,我要喊一声嫣嫣⋯⋯这时舅舅又融下去了。
“
唉 !金大哥呀 !犭`牛他嫣是Ⅱ丨人家五花太梆酃走的呀!她蹁

走时融,到哈尔搐我投松花江一死,我的尸首逆着水也要漂回

· `6 ·

来,看看我的小牛⋯⋯金大哥呀,哉爸爸嫣嫣死的

扩九葳 ,我把她扶养大啦,找了个对心的'人 ,精果

埸!她蹁走时站在窗尸外边,老牛天,掏开个窗尸

框上,眼泪都把窗胝涠湿了,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耐

我一看旯这个窗尸眼子,就想起了妹妹⋯⋯”
舅舅

趄柬了。

眼泪都赝眼角流到我的耳朵眼里去了。我蛏蛭地翻了下身

子。

金大翁放下了酒瓶子,把烟袋妯里的灰磕掉了,就 :“老周

眭,这不是命,这个世道是日本帚囡主义造戊的!老程死的很有

骨气呀,他够的上个中囡人哪 !他1Fi打死了鬼子和把头,这次暴

动可耠咱们磺工心里点了把火呀 l这几个月来,鬼子和把头都不

收下井子。呆煤量也大大的减少了。鬼子虽然又把劳工区多圊上

r几屠铁觫稠,可他伸5妄想藤劳工耠他们多朱煤,那是办不到

岈卜⋯ 老周哇,你要对得起你妹妹9就是要把小牛鲰养大 ,把达

韦要有根有蔓地告拆他。小牛是个有心眼的孩子,他会永远葩住

达箪赈的 !”

我再也憋不住了,蚪了一声嫣,哇地哭起来了。   ∷

见舅还不知道我是听了他和金大翁歃黯扌哭的呢。他以为

我又是在萝里看兄嫣嫣了呢。⋯⋯

达-宿我没有再哭lJ·吵嗣,只是干流眼泪,我心里屋生了好

多种想法,我一定要到磺上去,跟磺上的日本鬼子打打交道,替
‘
   ° Ⅰ7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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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嫣嫣报仇 ;我又想到处找嫣嫣去 9r,T阝怕在天边上呢 !

冖第二禾早晨趄柬,我对霁舅靓 :“舅舅,你从今后不要鳢阳

啦,戬一定听你的静,你蚪我干啥我干啥 ,箱对不乱跑。
”

舅舅当时很高兴,答应了我的要求。这天下午金妣又从娜下

回柬了,屁股还耒沾炕呢,就跑到我仲i屋里爽。看我不哭也不nI【

了,她很高兴,把从姥姥家拿来的赶柔,浊筐都挎过柬藤我吃个

鲍。并且靓,她在哪下天天想念我,耽J岔怕我哭出病柬。 ,

打金妞回爽以后,我俪就天天出阳揄煤核。金妞静划着 ,载

们揿煤核稹下一些镬,就能去念善。她还对我靓,雨个人稹镄不

够丽个人念善用,就先蔽我一个八念。

有一天掀煤核回柬,哉融 :“金妞 ,我要当磺工去啦 !”

她一听,有点慌了砷地融 :“你要离开我呀 !那我也不揿煤核

啦 !没有你在一趄,野孩子和小日本崽子孩欺夤哉丁。
”

我安慰她融 :“戬当磺工下班还回家柬呀!再融,我在磺山要

能捞到一些镄,就供你念薯去,你也不用拔煤核了。
”

金妞听着,一时楞住了 :“你具要当磺工9离开我呀?” 接着她

又融 :“哪个磺1h要你呀,你能十个嵴 !”

我一嗔鼻子融 :“串天大事都能千!我俪去当磺工”你刖管

我 !”融着使勤一甩袖子。

金妞一边抽搐鼻子一边融 :“蘸爱管你,我回姥姥家去,那里

要什么都现戊,蘸稀罕揿达玩蘩 !”她靓着”想从筐里挑出雨瑰煤

核扔掉,可是挑了老牛天,扌挑出手捐盖大的雨堍,此量羯牛天 ,

· Ⅰ召 。            ~

丨丿I仃脚下还怕刖入揿去似的”用脚跟琛到泥里。

唉,金妞子,金妞子 !我去当磺工光为着撺镄眠?我要去找我

的死对头,    的仇难道我能忘前踽?⋯ ⋯·可是你是个女孩

r,达样的事惩能跟你商量呢?⋯ ⋯

过了雨天,我当舅舅的面提出柬要去当磺工。他瀚早听金妞

子睨过了。
“
另刂融你琨在年葳小,就是将柬贼了人我也不禳去,霉

刂挎筐壹青茱去,也不能当磺工。那四瑰石板的棺材活埋了多少

人哪 !”

晚固哉牛宿未睡着党。戬只有走另一条路 :至刂哈尔屡找嫣嫣

虫。第二天我趄柬,吃了一瑰鳞子,把嫣嫣留下的破棉禊一披,趁

荇舅舅不在屋,就从后窗尸跳出去 ,提心吊胆,怕金蚰看兄,因为

灿达几天好像知道我的心事,老拿眼睛盯着我。

丨啥尔灌在哪个方向,’ 我不知道。那天夜里听舅舅舱金大翁

蒲,嫣嫣靓到哈尔澶投松花江⋯⋯那哈尔演一定在松花江边上

了,我就顺着松花江岸走。雪深的地方没了我的腿殷子,汪岸上

砜很硬 ,吹在身上刺得骨头痛,我什么都不管了,一扌1、想:晁着嫣

嫣,要搜着嫣嫣的腿,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陴子,然后融 :“嫣嫣 ,我

I啄也不离开你了!咱娘俪要死就死在一越吧 !⋯ ⋯·嫣嫣你瘦多

了,是想我想的吧卜⋯
'嫣嫣一定搜着我,窥我的腧⋯⋯我辄边

熙沿地想着,眼泪掉下柬了。一个本头疙瘩把我肄了个斤斗,灌

了我一嘴一脖子一袖筒子雪,我爬越身爽,瑙袋清醒了一些9忽

然我想到,晗尔谄离这多远呢?走到那兄不活活地锇死了嫣?就

⒋                      · 19 。



是到了哈尔澶,又上哪去找嫣嫣呢!我呆呆地站在那里9哏泪又

流下柬了,槛凤∵吹9腧上挂了冰条。凤爸着雪在我身边打旋旋 ,

一会兄雪就把我埋上了牛截。五六只老聪,呱拉 ,呱拉蚪着,在我

头填上玳。我怎能回去呢?我死也要找嫣嫣 !我用力要把腿从雪

里拔出柬,雨条腿痛得癞辣辣的,一下子授站蓓,一头扎在雪

里了。凤爸着雪往我身上猛盖,黑老稿呱拉呱拉蚪着,越瑙越

低。⋯⋯

⋯⋯我看兄嫣嫣来了,拿着爽傻往我身上压,我Jo里很清楚

似的,党得这回融啥也得先拉佳她的手,固她到哪兄去了。我果

虽一把抓住了她的手,喊了声 :“嫣嫣 !”

“
孩子,你可醒过柬啦 !” 有入在我的耳边融。

我党得身上盖了很多东西,我心里想,是正当我倒在雪里的

时候 ,嫣嫣看我柬了喁?我想坐起柬,有 人蛭蛏按住我的身子靓 :

“
小牛,乖孩子,快黼下 !”我睁开眼睛一看,原爽我是躺在炕上

的,我拉着的是金大缔的手,金妞端碗开水站在我身边,她眼腈

哭征了。舅舅在地下走芾,急的直搓手。

我心里一酸,哭起来了。⋯⋯

四

∷因为我畏的又矮又瘦 9依舅舅的想法,我到了磺山,鬼子一

定相不上眼,还会把我赶回家来,到那时我一定会死了这条心 9

再也不吵着要去当磺工了。

。 泛Pa ·                    ‘

这一天早晨 ,街
′

j亡I1落了一尺多深的

k雪。我把嫣嫣的破

爽楔穿上了,腰圊系

拱癞樾子 ,融袍子不 
。

姓袍子 ,融褂子不是

褂子 ,反正撑凰抗冻

就行。我和大伙坐在

一辆开往磺山去的劳

丁萆上 ,寒虱映的我

透心凉 ,我浑身打起

哆嗉来”牙蓠不住地

磕碰着。汽卓开动了 ,

命妞随在萆后跑到了

十字路口9扌停住了脚,谡呆呆地站在那里,一个勤地擦着眼睛,

匝到汽萆拐弯了,她扌J漫蹿蹿她一步三回头地走回去了。

到了磺山以后,爽颌工人的把头大扒皮将我俏弄毽劳工棚

∫,选了老牛天,选出了一些人去。我心里凉了牛截 ,寻思不要我

了呢 !最后焉二畏'脖子走到我跟前,掐着我的脖子,和竖在樯角

的跌锹一此,融 :“他嫣的,还没有铁锹把子高呢,能干个屁活,是

来偷东西的吧 !”靓着,把我的瑙袋便勤地往铁锹拙子上撞了几

r子 ,痛得我直咧嘴,雨眼菹冒金星。我把瑙袋一摇晃,眼睛一
· 2卫  ·



瞪,胞到樯角9腧对着把头站着 ,忍了又忍扌溲拿拳头揍他。

把头大扒皮看我这砷气9强开他那满嘴黄板牙,一边蔫一边

靓严你达小蔸羔不服气9要反抗怎的?赶快耠哉浚蛋 l”

这时迤柬个留小胡子的日本鬼子新川9小眼睛眨巴一气,靓

了句 :“行的!通通的留下干活静 !”接着又嘟嗨了一陴。焉二最脖

子走过柬瞪了我一眼就 :“去他嫣的干活,扫地9洗碗,擦灯,迭

信9做寨活。⋯⋯”

还投等我走出工棚子,焉二畏脖子就喊我去做活。我心里

想 ,这老家伙也静此刖人强点,蘸想他也不是好东西。他蚪我耠

他洗一条他酒醉后拉了一循兜屎尿的碑子,哉捏着鼻子援过柬 ,

还熏得我够哈。他一看旯我捏着鼻子,就拿起鞋底子边往我身旁

走边焉 :“你嫌臭怎的?我I+你耠哉拿舌头舐 l”正在这时,把头大

扒皮扯着最声喊我 :“快柬,慢了我敲断你的狗腿 !”我趁这机会

把icE子往雪地里=扔 ,用脚狠狠地踹了几下。

大家都下井子去了,独有我像个孤魂似的,干什么都没心

思。鬼子和把头 J总嫌我干活少9有屁大的事也蚪我到处途信,一

天杲的我腿肚子朝前。我是爽报侈L的 ,可是我人小力量罩薄,这

个仇怎么报呢?我不能太冒失,要等待时机。

过了几天,磺山上笑然瓒生了什么事情,接遵好几天,磺山

的大F弓小

"都
关的葳葳的,岗楼上加了双南。劳工棚子周圃9电

稠大白天照样放电。听融是因为从换顺嗣爽一批劳工,井常厉

害,其中有∵个人一瞪眼腈,大冢都瞪EJi睛 ,有一个入歆动手打
· 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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亻i大家都动手把他擂死。⋯∫⋯所以鬼子格外小心,不禳这批劳

l∶ Ⅲ先l诃抓来的劳工,以及住在磺山外边的工人仲]到一起交蔽

亻̈IJ活。因为这样,磺山里边和外边就一时断箱了柬往。

哉每天还是照样出出遛毽的。早晨往特务股晏山本鬼子家
||1途信回柬,锇的肚子咕噜咕噜直LW·噢,端趄一碗剩皈剐屹了雨

",新
川鬼子圃逛来了,一把就将碗拾了过去。他融有事找了我

匕
′
P天 ,却漫兄着影子。我融耠吐【本大君途信去了9静还没融完 ,

他就狠狠地舱了哉一巴掌,把莪的帽子都打掉了。我咬着牙站在

邢里,再换融一句鼯。

新川鬼子走了,我抱着头坐在那里想心思,忽听身后有人躅

我:“你就是小牛吧!是和医院看P目的金大翁隹一排厉子吧?” 融

拧,那个人的手已艘摸到我的头顶~土了。我扭头一看9原柬是在

灯工棚子里做甑的王大叔,他炒蒹最有滋味,把头大扒皮萧鬼

r吃钣,都找他儆茱去呢。我融 :“我亻卩:和金太翁隹的房子是阳

x刂 r司。
”

他看我腮土挂着汨珠,一边耠我擦着,一边安慰我靓 :“灭挨

扌r受气啦 !你要学乖一点,多最只眼晴呀 !看兄鬼子爽了9就装得

F头勤快点;等鬼子一耨身,眼清朝前,你干脆坐下歇着,一点也

刂刂干。忍耐点,葩隹9籍人 J总要有出头的日子的 !” 他从蛐里耠我

1靼柬一碗皈,我蹲在伙屏明田大口大口地嚼着。

王大叔坐在眄口一瑰大青板石上9掏出一根铜烟袋柬”装上
^袋烟9叼在嘴上还漫等点着火呢,忽然把烟袋往下一撂,雨手

。 彡9J ·



强开向我喊道 :“小牛,快柬 !”

我莫名其妙地走到他身边,他綮綮地把我搜在怀里,摸着我

的耳朵融 :“小薄耳朵,你今年几葳了?具是尖下巴颏,小薄耳朵 ,

太踢光一照,透亮 !” 王大叔雨眼舡肛的9我不 明白他靓的是

卡卜Ξ鱼。

我告荪他今年几葳了。他听着,用左手摸着我的头填,自

言自静地融:f我离开家整整九个年头qliJ!⋯ ⋯·你真是小薄耳

朵卜⋯·”最后这句芾声舌很低。

他一个勤摸我的头顶9笑然ˉ个硕东西在哉的头上碰了一

下,我抬头一看,原爽他左手中指上带着一个白亮亮的银手镏。

我Fng他 :“王大叔,你怎么还觜个银镏子 ?”哉用手摸着那个有香

头粗的大白手镏。
“
孩子,这是我从家器出爽的/他的眼光直直地看着熬的

丹赁莨。
“
大叔,你是祓鬼子抓爽的喁?”

“
哉——是被抓柬的 !”他的眼睛看着地皮出砷。

“
王大叔 ,你家佳在哪里呀/我和他唠趄柬了。

“
家啸9离达可远蠼 !”他仰起腧看首天,好像从那里能找elJ

他的家娜似的。

我看他老不吱声,手一个勤摸我的耳朵9又固道 :“王大叔”

你家里还有啥人呀?”他摸着我的头填那股藕热勤,使我又想尴

氇爸柬,我繁綮地偎在他的怀里。

· 2筐  °

“
还有啥人 l”他忽然提高声音回答,好像反罔我似的。接着

′《i分 ,“啥人黼有,啥人也没有哇!¨¨·我是在东山里挖 ‘
棒

柳’
|注一〕被抓柬的。⋯⋯”

“
王大叔,你挖出柬过多大的

‘
棒棰’?人家融 9‘ 七雨为参,八

N刂 为宝’
,对嗝?”我好奇地Fni,因 为我在很小的时候

`总
想到东山

ll1挖 “
棒棰

”
去,挖回来宝员,好壹镄养     。

他看了我老牛天,扌靓 :“我仲i挖出来很多一百柬斤重盹 !”

我瞪着眼睛看看他融 :“刖唬我,哪有那 么大 个 头 的
‘
棒

廾l「

9!”        _
他靓 :“是活宝,是吃人的

‘
棒棰’!要都挖筢根了,咱俏缡入

就出头露面了卜⋯·”正在这时候,把头大扒皮把王大叔喊去了。

他站起身,边走边把烟袋里装好的烟又倒迤烟口袋里了。

达天晚上他告拆我,他家里也有一个孩子,要是不死,也像

找这么大了。冤在哈人也没有了,家破人E=。

事情是达样——“
九一人

”
事变,奉罩∝二〕被蒋介石膈毽关

l|1去
,日 本鬼子溴蛩事就霸占了东北,到处奸滏烧骰9煞所不为。

王大叔的家住在奉天(沈踢)到北罕¤匕京)的火 革道旁边,`

淡河在那里穿过9有一座很大的铁桥,王大叔住的堡子离桥有二

I|1路。     ∶

日本鬼子把桥占住以后,就一rJX-伙的到堡子里拾东西,烧

〔注一〕 挖
“
棒棰

”
就是挖人参。

(注二) 奉罩,指以强作霖为首的奉系覃躅的罩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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鬲子觳人。堡子里的人每天都跑个入芽不剩9遵藏带躲有牛个多

月。有一天下小雨9大冢寻思鬼子不会柬了,郡偷偷地溜回冢 ,

把埋起来的米掏出来做皈ρ

差不多每家的皈都剐做好,忽听有人拚命地喊 :“鬼子~L爽

啦 !”接着就响起了撩声,掺雕着孩子的哭声和女人的Ⅱ丨声。

王大叔家佳在后街 ,等他知道信的时候 ,鬼子已槛FflJ大
F目 口

了。他从后樯逃跑了。鬼子打了一腧”子潍从他头皮~上穿过去。他

老婆肚子里有七个多月的孩子9还抱着个三葳的孩子 ,鳢迤当院

柴禾堆里,没有藏羸实,被鬼子翻出柬了,用刺刀逼着要好东西 ,

蔹镇着找年青的花姑娘击。他老婆搂着孩子坐在地上,死也不

动。鬼子兵急了,就用手扭L佳孩子的脖子拉,老婆就死抱佳不放

手。鬼子兵就一脚踢在她肚子上,把肚里孩子就踢出来了。她昏

了过去,把怀里的孩子摔出去好远,哭蚪着,爬着。鬼子又耠了她

一刺刀,把她骰死了。

鬼子抱柴禾烧着了房子,又把爬在老婆身上的孩子扔到火

里去了。

等王大叔Enll来时,RI若螃完了的厉子,和扎死在院子里的老

婆,淡有掉一个眼汨瓣 ,呆呆地在院子里坐丁一宿。     -

以后,他埋趄老婆就到东吐【里柬了卩⋯·

从此载和王大叔处的可舰近啦。他一兄面就必定Ⅱ⒈我小薄

耳朵。我一有阏空,就帮他儆点零碎活静。

王大叔和金太翁也溴断丁通信,我就戊了他俩的跑交通的

o 男6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



了。因为我每天都要耠鬼子跑几趟信,越柬我胆子越大起柬,有

时把我们的信塞在鬼子信封里,走到蔺楼鬼子真跟雨,把手里B兮

信往高一举,大声融 :“大大大君的,信的耠 !”心想,蘸敢动一下⒉

我是贴保险条的通熟员!我越干越高兴,觉得自己真有一套本

颌了。

鬼子越柬越凶,兄蘸不顺眼就抓到特务股拷固。有一天,王

太叔找我耠他看凹放哈。并且跟哉就 :“小薄耳朵 ,要机灵点,我

和九号棚子搬顺柬的强大叔商量点事。腰便再看一看咋天被煤

堍子轧伤的康大叔,你可千万别藤鬼子嗣迤工棚子。
”

我应下达个任务爽了。我知道,王大叔这几天正在和新从换

顺抓柬的劳工取联烙;达是大事,鬼子妄想挑揆从搬顺柬的劳

工9和在达兄的劳工銮生冲哭。昨天鬼子逼着先抓柬的劳I把栅

子牖出来耠热J惯柬的住,还瀚,如果不瀹出柬,摭顺的就要拾着

硬住⋯⋯箱果金大翁寮来封信,把鬼子的花招鼢捅漏了。工大叔

靓,鬼子破坏不了我fF3工人的团粘,我fFl要不团箱起柬,鬼子不Ⅱ

把头会把我忄卩:吞下肚女9迪骨头都不吐。⋯⋯

果然,王大叔刚走有五分锁。把头大扒皮屋里柬了各人,焉

二晏脖子到厨房柬烫酒P雨只圜溜溜触森森的蛤蝠眼睛看着我∵

融 :“老家伙呢?蚪他把粉条耠我炒一碗来 !”我融 :“他上山本太

君那去啦,漫有人呀 !”他把眼珠子一瞪赣ˇ你不是人喁?” 当时

我一想,要融不会,不但挨顿暴打,他也静阉到工棚子去找刖人,、

那可就坏大事了。载就硬着头皮,学着王大叔的样子做趄柬,先

· 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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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|!{{〉 ⒈川开水煲软 ,然后往炒茱勺里倒了油。鳃台大高,我只好

‖|||⒒ Γ垫个小凳子。刚炒一会,那边屋里就吵吵 :“多牛天啦,还

‘饣f攻 F!” 急的我满头油汗,也蕨不得擦。屋里把失大扒皮蔫起来

厂"犭k急着捅了一下煊子,这一下火头大旺了,粉条炒成像烟觫

"·

ln∴J迎黑带黄。我冖咬牙,不管熟不熟就端上去了。把头大扒皮

矸̄9没容分融,拿起筷子照着我的瑙袋就是几下子,然后把我

|仉f刂丨I目 外,一脚把我踢了个前爬子。哉老牛天扌爬起柬,他指我

讣Jt鹛着9这时鬼子来了,吱牙一笑,端碗开水藤我项在头上。我
·矸是新川,这还好,要是山本,方扌的事可就漏了。我腰上被踢

的't丁 伤,痛得嘴唇菹哆嗉。我含着眼泪,看兄走迤屋的鬼子和J

丨|刂 犬9心里想:等我有力气的时候 ,井狠狠揍死你亻卩:不可。

王大叔回柬了,我没有告荪他方扌挨打的事,綮躲着被打踵

r的脸,还怕他看兄我哭钲了的眼睛。可是也怪,人要是受了委

IIl,-芾兄藕人,就井掉眼泪不可。

△大叔心里有事,没有注意我,从碗偃里端出一碗稀皈柬 ,

κl我融 :“小薄耳朵,你完成打更敖啃的任务了。再到九号棚子 ,

||l|i廴 碗皈耠康大叔途去。
”
我应了一声,赶忙接过碗撙身就走了。

`L动 ,腰上的伤口更痛呢。

Ιi:大叔哎哟哎哟ml·唤好几天了。他是最近从鄹下抓柬的劳

|,f刂 l刂tIII扦了七八天活,就被埸下来的煤把腰和腿都打坏了。

η丨梁能祚十天牛月,是会好的。我一迤工棚子,里边已槛点上了下

ii′丨:险 ↑Ⅱ评的油灯,十几个人圃着一盆苞米碴子粥稀噜呼Ⅱ鲁l昆

· 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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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
的正欢◎我翮谶他flHi中 FET的髌大叔,跟他打了个招呼,我走到正哎

哟蚪着的康大叔限前 :“大叔,你要什么,我舱你取去。
”
他有气辄

力地靓 :“要l±x,要啥搜啥。唉 !孩子你太好啦 !自从我躺下你就趱

常柬照蕨哉。万一你康大叔有好过柬的那一天,一定好好的报答

报答你。
”
他用舌尖舐着稀粥劂喝了一口。山本鬼子和把头大扒

皮糖查棚子柬了,一眼看到了他,鬼子就Fpi:“ 喂,什么你的不干

活 !”康大叔融 :“我的腰Tll腿被煤瑰子打坏啦。
”“

那个的不行 :”

鬼子就着就用棒子掀起了他的破被子。焉二畏脖字抓佳他的夜

服颌子就往炕下拖。痛的康大叔就 :“不行啊!不行啊 !” 旰卜么的

不行,不干活的死啦死啦的好 !”鬼子融着,照着康大叔就是几棒

子。当时康大叔就昏过去了。正吃钣的工人们放下皈碗 ,都用仉

恨的哏睛盯着鬼子和把头。鬼子又在康大积小肚子上踩了一脚 ,

就走了。这时大家拥向前9把康大叔抬到炕上,旁边站着的把

头大扒皮看了看,融 :“ 明天赶〗快干活9大君融啦,蘸不千活打死‘

鼷 !” 强大叔气呼呼地藐 :“人死啦还得干活喁?”跟前的人也都应

声融 :“是岈,人死啦还能干活眠?”把头大扒皮被大家的J匮怒情

艏吓的螭身就走,皮笑肉不笑地融 :“行啊,养好了再瀚吧 !”就溜

出去啦!                   \
康大叔就这样竿死竿活躺了好几个锺头扌醒过柬。我坐在

他旁边陪着他。他忽然睁开了眼腈,一把抓佳我的胳膊9瀚 :“孩

子,我家⋯⋯也有一个兄子 :· ⋯·我⋯⋯是不是还能看兄他⋯⋯l

他那痛苦的深陷的眼睛里滚出眼泪来了。
。 3l9 。

找出一边掉泪珠一边安慰他融 :“大叔——你不是lJl看硼子

的
'刂

人缔耠舄信去了喁?能⋯⋯·看着他呷i⋯ ⋯他们会柬的⋯⋯”

庾大叔打了个唉声,眼腈里露出柬一赫希望岣光。
I卩晨哉从金大翁那里拿柬一包治伤的檠9找了根绵硼,去耠

川:人权上蘖。和往常一样,王大叔舱我盛了碗稀皈辖着。等我到

I∶棚子时,康大叔已艋不在了。我想,他那么重的伤,怎能下井子

凵∴!石棚子的刘大翁偷着告拆我,昨天夜里,他还喘着气,就被鬼

广拖到万人坑去埋了。∫康大叔哭着喊 :“我要看看我兄子⋯⋯我

‘,u的属呀卜⋯·”我端着碗回到伙房,头填着樯角哭起柬了。王太

叔一边流着眼汨 ,一边摸看我的头填融 :“ 小牛,在达个年月里 ,

lIr丨 ‖刂耍永远葩着这些事啊 !”

我回到灯棚子9正忙着擦灯罩子。新川鬼子提着版盒和竿舾‘

丨⒒!泗逛柬了,一眼看兄戬摇在案子上的破盆,里边栽着棵撤葱心冫

仙 卜肝就是一棒子,把盆子打得粉碎。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,

'l、

b ll1女 r一阵难受哇!春灭
j映
爽啦,我多么希望看兄儆琶的东西

"|ˇ

!”i以我扌栽了达棵葱。鬼子还不放心,举着棒子向我走柬。达

||、 |l∫ !k大扒皮正从窗子前槛过9往屋里探头看了一下,鬼子一边

l叫 iIˉ边追出去了。气的我把鬼子的皈盒盖揭开,狠劭的往里边

ll|厂

"‘

H唾沫。

九∫迮屋来,对我瞪着眼睛蔫了句 :“ 八嘎,快干活 !”拿趄皈

ih们 丨泗∫‖i'L了 。

丬E丿c人扒皮和焉二最脖子,在窗外边走边融 :“方扌新川瀚 ,

· J:jz 。



〗JI本太君耩 ;昨夜扔逛万人坑那个姓康的家伙老嵝来 r。听砒还

很年蛭 !明天派人去融她男人病啦 ,把她癫毽棚 了来 ,朋 q世来吏

了 。

’’

焉二晏脖子小声融 :“听融还带着个五六葳的孩子uL!″
“
孩子,找个癞栅往脖子上一系,装在草袋子里,鏊个冰

"衅塞到江里去。这事可千万别蔹劳工lTi知道了,耠她透了信,融她

男人死啦9那咱伸i可就雨手生笠的了。
”

我得赶快找王大叔想办洼去 !我不是孩子了,我不能眼蹿睁

看着射人受欺夤 !

王大叔nl+我遵夜赶到小店去迭信;要是去晚了9鬼子派人把

她娘俪盂睨起柬就不好办了。他融,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荪每个
工人。他吁我拿着个装皈箱子,有八固,就靓是耠鬼子迭皈去,好

混出卡子FFa。

哉正銮愁很难混出卡子阳去 ,Ⅰ亡这时,新川蚪莪耠山本迭封
信去,倒是个好机会。

哉混出卡子

",一
下山坡,外面刮着大凤雪。莪还是穿着原

束那身破棉夜,一双露脚后根的破窿鞋,头 ~L遵顶帽子都没有 ,

王大叔耠我圃了条破手巾。走出去不远,迎夙带雪吩的我气都喘
不~上来了。我拚命跑着,不大一会,大腿就冻癞本丁,而只脚冻得

像猫咬似的痛。跑着跑着实在抗不住了9我找了个本墩子坐下,

从袖筒里抽出冻粗了的手,峻着脚趾头,然后又站起身柬往前
跑⋯⋯跑到小店,天已槛黑了。我找着了康大烙,流着哏汨把康

· J石P ·

大叔怎么死的,鬼子和把头怎么定升要陷害她的事融了一逼。

康太烙抱着孩子,哭的死去活柬,我劝着她融 :“大燔,快逃

命吧 !卩自fFl躬人有报仇那一天呀⋯⋯”

她把我挫在怀卫,哭着就 :“孩子¨⋯你救了我fFi娘俩的命

啦⋯⋯⋯”

康大燃丨攴苻我,我腧贴着那个哭得喘不上气的孩子,莪心里

想,你我邯走命苦的孩子!我看着康大燔那强又瘦又黑的腧,我

心里更酸。

她娘俪避夜逃出了窟锦这个活地谳。

五           :亠

松花汪开冻了,可是早晨还冻一居薄薄的冰碴呢。水流的玳

急,便人看着头晕眼花。

早晨拉来一列荃两罐子革”停在劳工啄,铁板F目大开着,好

像老虎强开了嘴似的,具使人看着炸眼。鬼子前几天又每人銮下

爽个白布条,上边标着号镉,藤钉在夜服上。大淤疲兄人就皮笑

肉不笑地融 :“好啦,服劳工期满了,途大家还娜。
”
可是汽笛一

.

m丨 ,仍然逼着劳工下井子,走的日期蘸也摸不清。有人暗暗地融 ,

等着上望娜台吧!蘸也猜不透鬼子的葫壹里夤的是什么檠。

我颌到这个月的薪水了,大扒皮小算摧一扒拉,七折八扣 ,

再刨去钣费9王大叔一静算,剩下的除了能贾三斤苞米面,还能

贸上工把小葱子。我在工棚子里吃完了晚皈,想回冢耠舅舅途
· 吕3 ·



V

呀 !关联着几百人的

性命呀 !至阡卜么时候也不要把信丢了。
”
他就完繁繁握住我的手,

他手上的敛镏子籀的我手指头生痛。我想固他一下,今天这是怎
么的啦,为 lleIll趄莪小牛柬了呢?可是我柬不及罔,只是摇出十
分有把握的样子,一埸睑,看着他的眼晴融 :“好吧 !只要有我小

牛在,信就丢邪了!”    ~
我心里明白,最近磺里J活况徂不好,鬼子拿榆逼着,下井子

的人一天此一天嘈多,可是煤策不~上柬。从去年廾子里銮生暴动
以后,工人更团箱了,鬼子和把头罕常不敢下井子盥I去 ,怕工

人打死他们。斗筝更激烈了。      ~
今天要我迭的信9一定是有很繁急的事情。王大叔虽然耒把

信的l9g容告荪我,但从他那再三瞩咐的砷气看柬,一定不是仵小
· 3荃  。

事。我走出工棚子,心里笤达样想:要出事岈 !

几个月来和王大叔相处,我知道他和金太翁是山里抗日联

覃派柬的人,他亻r刂也常耠我薄,害我fFg全家的是日本鬼子和漠

奸 ,抗 日联环足蚓η打日本鬼子的,把鬼子赶跑,磺山就届于咱

fF3躬'人的⋯⋯

快走到卡了凹了,哉壮了壮胆量,大大方方,不停脚步地往

前走若。
“
八峻 !” 随着蔫声9从励楼里镬出雨个爽尾巴狠似的鬼子

兵,刺刀尖棚呗占到我肚子土了。戬眼皮都未掠9强静了一下,融 :

“
吐l本大大太君 ,卩

J丨我的他的冢里去,干活的。
”

鬼子兵翻了翻白眼珠,想了想,禳哉把衣服解开。-个鬼子

把我的裤兜兄翻了个底朝上。另

一个鬼子走~L前柬”一看我达棉

樱大破髑丁,不知从哪兄梅查好。

后柬他一把将我棉夜扒下柬,便

勤一甩,扔在地下,大声瀚 :“开

路 l开路 !” 我心里忽悠一下子9信

在衣服里楗着呢!我不蕨一切地

融 :“太君,我的夜服没有,冻死了

歹匕了的有 !”一边扑上前去往回夺

衣服。鬼子端趄XlJ刀就对着我的

脖子刺柬,我脚底下
=滑

,仰面朝
静

镄去。

刚把镂揣到夜袋

里要走 ,主大叔
l箔

恰

把我噢迤他的 屋 子 ,

小声对我融 :“小牛 !

把这封信耠金大翁迭

去。
”
他就很急的把信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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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摔了个跟斗9刺刀扌算刺芏了。我心里想,小牛哇,你可不是个
傻孩子,丢了信此丢了命还厉害。我没有站趄身柬 ,就爬着用手
去抓夜服。翻我裤兜的那个鬼子走过柬,抬脚踩佳我劂要摸到夜
服的右手,刺刀尖对准我的瑙袋此量着,看样子只要动一下,就
把我瑙袋刺破啦。我ˉ摸心,嘴里大声融 :“我的夜服没有,会冻
死了死了的r又狎出左手去孙衣服。方扌刺我的那个鬼子,焉土
把夜服揄起柬蹲在一边乱翻起来。忽然鬼子乐的举趄我的破棉
懊往高一蹦。我心里想 :“坏了!信 11l·鬼子翻着了 !”可是鬼子连舰

都不lEL我
=眼 ,把破棉禊扔在地下了。踩着我手的鬼子眼睛尖 ,

好像瓒现了什么东西,也扑到那个鬼子身边去。我一看,趁这个
望子,抓起棉懊就往山下跑。鬼子互相岸着厮打着,并没有理会
我。等载ˉ口气跑下山,一摸信,还在破补丁底下髓着呢,心里

扌算一堍石头落了地。可是再一摸,荻袋内薪水镄被鬼子掏去
了。

今夜是个除天,先头埸着小雪花,落在腧上就凝成水珠,下

着下着刮起小西北凤来了。脚底下白天融化了的路字,一踩软囊
囊的,现在又冻戊冰碴了,一踩略咴吱响。棉锲早就穿露棉花套
子了,天一唆和起柬,我手粥得漫事就把一疙瘠一瑰的棉花扯出
柬,蘸想到,睨在冻的我鼻子一障阵瓒酸。

眼前走到了尊住鬼子家届的日本街。达里日苯孩子可能欺
夤入了,往常哉有时是镌着走,有时上爽我那股生楞勤9井从达
走和他偶打一架不可。这回因为心里有事,没有想起铙耆走,等

门

· 3辽
· ·



走到街头扌忽然想起爽。我JD一横,硬着头皮走吧。忽然 ,一群 H

本孩子,眭啦∵声就奔哉柬了。哉不想惹他们-抬腿劂跑了几步 ,

由于鞋破不跟脚,挎了个斤斗。小鬼子跑上柬就耠了我几个耳光

子。他仲i此此划划笑了一陴,站个圆圃”你tˉ把他一把地扯我的

破夜服,袖子扯掉了,前大襟撕开花了。我一点也湟有还手,只是

用手繁繁地抓着王大叔在我胳膊上糙的那堍破补丁。一看鬼子

孩子还不散开,再呆下去要耽歌迭亻熏,我Jb里也不知从咧s上来一

股勤,一低头,猛下子顶过去,把那个大个子项的仰亩朝天摔倒

了。我一口气就跑出了鬼子镯 ,J心想,早晚我要报这个仇。

我一遒屋”金大缔不在家9金妞一看晁我,忙从炕土站趄柬 ,

用一种鬻奇的眼光看着我的腧 9尚道 :“ 小牛9你脍怎么踵啦 ?”一

陲委屈,载的雨泡热汨夺眶丽lpJ,~股股的丿员着舡踵的腧上流下

爽。我一边搡着眼汨,一边向她藩了事情的槛过⋯⋯她也含着眼

谰慎恨地靓 :“早晚我亻卩:也能报着仇 !”

我正想田金太斧上哪去了9融着他忽然回终了9一晁着我就

喜笑颜开地靓 :“小牛,你可来了!我愁死了!没有入往工棚子里

途犭蜃言。力邑!”

巛
金大翁,王大叔藤我耠你迭信来了。勹k一边融着一边扯坏

夜服往外拿信。金妞要把我受鬼子欺夤的事告荪金大龠 ,我繁着

对她挤弄眼睛,她扌耒融出口。

金太翁接过信一看,不由得哎哟了一声,忙融 :“小牛,你·焉

上还得返回去呀 !”他上下一打量我 ,再搜往下融,皱着眉毛自言
· t⒎ 8 ·

自静 :“这么远的路程 ,可员够孩子哈 !怎么办呢?”

我看他那为难的样子”把胸脯一挺融 :“金大箭,这你就不对

了,有信就派我途吧!你不是常融9为了太伙办事,不怕个人吃

苦。另外,我也叨徐爸爸嫣嫣报仇̀呀 !” 这可把他乐坏了,一把将

我抱趄来 :“小+,你达小东西9可滇成个大人了。
”
他又小声的告

荪我 :“今大攸Jl1扔1日 联覃下山来9劳王棚子里的工人要暴动,投

抗日联苹。你件赶快回去通知他仲i做好灌各。你王大叔柬信融 ,

鬼子在夜Jl1丿u胛咱仟l磺里的劳工往其他地方磺里运,他仲l要柬

个大嗣换,州 丨η
′
吲刂来葫可就太巧了!可是,熬fFi的心舡透了9他换

不了我叫η的心 !”

我一听乐n勺一蹦就 :亻金大龠 ,我也去参加抗日吧 l”

他拱 r冫i1咒的头顶融 :“现在你就是抗日呢 !等途完信回来,早

晚哉IH·他Ⅱ刂扌巴你带上山去。
”

我 |l刂 逆 :“ 他亻卩:不嫌我畏的小呀?”

“
不能 ,丨 川为你耠大家办着大事呀 !”

我融 :“丬丿t把信耠我糙在灰服里边吧 !’金妞又拿出一件衣服

藤我套在里边。我寻思,又是她上次逼着我井穿不可的那件花爽

禊吧?我走个小伙子怎能哿姑垠的花夜服呢 !况且她也就那么一

件。等她尴过柬一着 ,正是那一件,再仔胭一看 ,不知她用什么染

了一下,弄得灰不灰蓝不嚣的。我只好套在里边,不然她又孩生

气了。

金大筇Pol我逛磺里难不难,我心里静,鬼子差不点把我肚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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耠开了眢尸。

我融反正不能

通过卡 子 罔 ,

只有镌到万入

坑后边,从昊

水泡子边扌能

釜霎霰主昼彗签当定豸钞笊莽F目。

蹁走时,他又

再三叮啤我要

多加小心,笄
告荪我,下竿硬一点锺”听兄糖响不要出屋,最晚要在十二点锺把

信途到,不然可就坏了大事。          `
我走出隹宅,雪停止了9天望布溺了舄云,北夙刮的很繁。我

深一脚浇=脚地向碳山走去。一路上我摔了好几个斤斗,手和脸

都蔹石头扎出血柬了。累的我雨条腿瓒酸蘩癞 ,往前一迈步,像

硬木头棒子,都不会打弯了。到达敛觫摘不远时9北凤吹着舄云

团团的浚动起柬,牛圜的月亮从云隙中射出光柬。我恰恰地爬到

铁觫稠近前,圊镌着臭水泡子爬了大↑囵,再定Ⅰ肯一看,涣有人

站蔺,我心里想,这回可真走舡运晶 剐鳢过铁觫稠,想要直趄'腰

柬爬,忽然看兄靠一棵大澍附近9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。不好 !原

爽是鬼子啃兵正向我这边走爽。起先,我把身綮贴着地,想躲他

一下,蘸知他越走越近,我忙将身手一鳟,浚到臭水泡子里去了。
· 望口 ·

水不太深,恰好能把我的身子淹没。我仰队在水里9禳鼻孑L`露在

水皮上呼气。我俏菹是忘葩是腧在水里,也不感到冷,也不感到

骸惟,心里只赴杵急,怕耽歌了一点锺的暴动时固。

鬼子咐乓岂灵可恶9站在臭水泡子旁边注碱了老竿天,援听

兄啥动静,扌虍开了。我赶忙爬趄来9J小急火燎地綮着往回跑,后柬

冻的实在一妙山̀
走
不动了,我就往前爬着走。⋯⋯当我爬到工棚

子边上,猛的站尴柬扑迤了屋子,身子冻得像条冰棒子,我爬到王

大叔铺位雨 ,扌1L住他的被角,他醒了9鬻新的赶忙把我搂在怀里,

我的舌头凵‘觯不灵活了;用尽了力气撺扎着,扌融出来 :“王⋯¨

太叔——亻I←一 在这——黑——⋯⋯”
就糊糊垒垒地昏过去了。

⋯⋯绯找限过柬的时候,心里想,到一点锺搜有呢?猛地睁

开了哏l∫i,扌知道我是躺在自

己的铺位 ⒈,9上盖着我嫣嫣

那件破火做。川圃的人都不知

哪里去丁。土1亻r六十多蕻的扫

地的刘大命 ,^h在我身旁。他

看我要往赳爬 ,忙 把我按下

融 :“一动不能动 !外边出天埸

大事了 !鬼子想拥换劳工 ,可

是火萆刚开出卡子罔 ,劳工就

炸了营 ,打死好多鬼子 ,听融

新川也被打死了 ,劳工都跑到



山里去了 !”

我想坐趄爽,忽然党得脖子上套着根勰子,用手一摸,上边

系着个硬东西,我一看是银手镏 ,哉大声喊 :“王太叔呢/嗓子眼

也不知为什么这么綮,痛的我融不出静柬了。

刘大翁嘴贴着我耳朵根子靓 :“王太叔为了襟住鬼子,攮刖

人先跑,最后他被鬼子兵打伤了,抓住了。鬼子兵还跑到他的住

处好翻,什么也没找出柬,扌用汽萆把他拉到特务股去了。王大

叔事先要不把你迭到达兄来,孩子,你可就吃鹳了。你上哪淘气

去了,怎么牛夜三更的往水里爬呢r
我援有吱声,心里好阵子着急,流着眼汨,暗暗地融 :“王大

叔,你罕常很灵巧,今天你怎么笨起柬了?落到山本的手里还有

好喁?王大叔,我要替你报仇⋯⋯”
我手里綮綮捏着蚁手镏。一股

热-血涌上腧,瑙袋里嗲地一下,此针扎还痛,又昏过去了。

亠

'、

自从王大叔被鬼子抓走以后9我到处去打听洽息,一遵三四

天淡有得到音信。

金大龠此我更关心,不过他很删强,看我达个急样子,就安

慰我就 :“小牛,你王大叔是个硬溪子,鬼子从他嘴里牛句静也掏

不出去⋯⋯万一他有个好歹的⋯⋯他牺牲的光荣!我fF3有二百

多个人上了山”替他报仇 !犭`牛 9别乱跑,不要圃出鹂来。我固你 ,

听我鼯不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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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T子把我可鼢「ni住了。我怎能不听金大斧的萧呢?全磺的

工人睢都￠敬他。因为他是舍身为大家的人。过去他也是下井子

干活。他右手/l/x了 四个手指头。听融有一次他俏在井子里正挖煤 ,

忽然瓦斯燃炸,起了火,大家吓的扔下铁锹,拚命的往洞子外边

跑。这时见 r·拉趄了火灾警笛。金大斧从人群里挤到前边,太声

喊 :“载q刂块思氵lΙ ,就得把火扑减了 !”他操超一桶水倒在瑙袋上 ,

抱着雨个中贷了压在火头上。要逃跑的人也都跑回柬救火⋯⋯

大家救了点r儿个锺头,扌把入扑减了。达时金大翁早被火烧昏过

去了。大宋抬桁他走出洞口一看,恨的入咬牙!原柬鬼子正稹各

好了东V刂 ,块把洞口封死呢 !鬼子一看火减了,扌撤走堵洞口的

东西,把Ⅲ丨l1的人放出柬了。~

要犭t廿 命大偷带头扑减了火,洞子里边-二百人又被鬼子

活埋在Jl1边 r。就达次金大箭彼火烧掉了四个手指头。⋯¨在我

们家川亻lΓ tji廴一亻I葶地方 ,金大蓊家就是妇女待避所。男人受了鬼

子不Ⅱ把头n勺 't9喁醉酒回柬,就打女人出气。妇女们一挨打就华

金大斧家Il1跑。另人拿着洋鳊把在身后边追赶,金大斧就出柬往

"口
一站 :“小子9干什么呀?”就葫这么一句,男入就得乖乖的将

手里龋刂
·
巴放下,以后还得耠女人陪亓L。

王大叔这次被抓去 ,我再漫J0思干活了,不管金大翁放心不

放心,反正我每天都是从磺山回冢来探听信息。瓒牛暴动的第四

天,我又卩l家爽,走在路上心直跳,老党得艹了啥事似的,所叨就

羹着赶路。当哉走到厉前一看 ,几乎失声哭趄来。金大斧的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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笛尸F习都被砸的粉碎,东西扔了一地。哉舅舅也把罔上了缤。这

是出了什么事呢?我挨阳一看,人人都把眼晴哭肛了,融是金大

翁被鬼子抓走了。金妞藏在刖人家里了。我像挨了一棒子,眼汨

一下子出柬了,腿一软鼻在樯上。⋯⋯等我把金妞找田来,她扑

到我的怀里,哭的喘不出气柬了。

原柬,金大斧劂下班,忽然从罔外走柬一个穿西服裤子和劳

工服上衣的家伙,金大箭忙把烟袋遁耠金妞,藤她躲迤别的屋

子。达时那个家伙杈腰往阳口一站,看了一会固道 :“你是簟大米

的喁?”金太鲦一看他那个鬼砷气,窗外又停着一辆摩托革,还有

几个人拿着糖站蔺,就明白了人九分,就谕瑜地就 :“哉偶遵猪糠

都吃不上,大米那是老箭俏吃的。
”
那小子把眼珠∷瞪瀚:f他嫣

的9你是干什么的?蘸。il·你这么融黯?你反满抗日!”金大箭翻了

翻眼珠子融 :“我是个筘工人,有人融我反满抗日,那我fPi脱上还

有德了呢 !”

“
好啊!你是共鏖党 !”特务暴跳如雷地焉着,劈面就是一氵喝

鞭子,就达样把金大缔抓走了。

煞萧我怎样劝,金妞还是一个sJJ的哭。我嘴里是劝着她 9其

实我的眼泪此她掉的也不少,怎能劝她呢?舅舅小声告葫载,融

是暴动那一天夜里,一个劳工跑出工栅手后,不和大家一趄上

山,往家里跑,黯果跑到家,屁股还援沾炕沿呢,被保畏梆着又迭

回磺山柬了。鬼子把他浑身肉都打璐了,过了一噘电,他受不了

酷刑,就告了密,鬼子就把金大翁抓走了。我恨得咬牙,要抓住那
o 筐荃 ·

个软骨头家伙丿捅他一千刀子⋯⋯

我没有把命大爷做的事对金妞薄。葩得金大缔几次对栽融 :

“
小牛,你达孩于心眼真好9待小妞和你舭妹妹一样!万一出了什

么事”有你我就放心了。
”
我怕金妞太伤心”晚Foa我哄着她靓 :“金

大翁他既然没右壹过大米,鬼子不能处他个罪名9会把他放回柬

的。
”
金妞把腧扌丨L过去9明知道我是蹁她。大概她哭一灭也很杲

了。天还收‖就一头扎在炕上,我一直看她围上赶踵了的眼睛睡

着了,我扌‖忄了。

我ⅠIiⅡ唯件糊糊垒箜,忽然9秤 !碎 !几声檎响,鬻醒了哉和金

妞。我芾她叫I开了眼睛”忽然坐起柬了,看样子心里FJ’L的很厉害 ,

强着嘴呼l亦 I哧昀喘气。琨在外面静
j噙
惟地一点动静也没有了。她

用手推胛l丁 ”;舅 ,明道 :“舅舅,是什么入打佾呀 !”舅舅用干哑的

声吾就 :“ 我吐L不知道眭,反正没有好事,不是觳人就是擒东西。

睡吧,小灿,不要怕。
”
她的手繁綮地握着舅舅的胳膊,就又沉沉

地睡去丁。

.第二天JIL展 ,外面还朦朦亮呢,金妞就醒了。忽然想趄昨夜

的檎声,她丿⒒党得是回事,于是她偷偷地从炕上爬趄柬9惟恰坤
走出了屋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`

我一ⅢI、碌爬趄米忙着跟出去。她看我出柬了,一把fJlR住我的

袖子,一边流汨一边融 :“小牛,昨夜一定出了事,山本鬼子殷人

啦——也静是我爸爸¨∵勹山腧埋在手掌里哭起柬了。我竿天漫

吱声,Jo此刀扎还难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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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走 !刂、牛 !卩自俩到山本后院9从板障子後看工看去。

”
金妞融

着就走。

我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。可是我也没怯把她劝回爽。我俪劂
走到离江岸不远的+字路口,看兄从道东山本院里走出四个穿
协和服的特务,他fFi拖着一个被觯血浸透了的破癫袋,向汪岸走
去了。

金妞嘴唇直哆嗉地融 :“ 小牛——是——是——我爸⋯⋯”

还换等我喷声呢 ,忽听山本院里狗在咬,有入蚪蔫 :“ 老雒

种 !你融不融 !”我一扯金妞的手就繁繁往山本后院走 9还没等跑

到板障子跟前 ,又听狗在咬什么东西似的。我俪遵滚带爬地到了

板 障子跟前 ,〕啭 板障子腱往里一看 ,只兄 J焉棚子上吊着一个血

肉模糊的人,看样子是剐被狗咬过。山本鬼子和特务齐声罔 :“你

融不融?你就不融 ?”

巛
那不是金大龠那双破布鞋喁r我心里一陴酸痛 ,还搜等我

吱声 ,金妞早就勰出柬了,哇地一声就哭起来了。唉岈 !这是什么

地方呀 !我一把捂隹了妯的嘴 ,抱着她一下子就浚到板障子后边

土薄里边去了。

汪汪—— !洋狎对着我们这边咬了雨声。
“
啊——

!” 是金大翁蚪了一声。
“
老东西又昏过去了 ,用翁水溪 !浇 !”

鬼子们忙乱一气,扌算授留砷我lF3这个方向。

我俪的手綮綮地握着,又从土溥往板障子跟前爬¨¨金妞
● ∠6 ·    ~

也好像什么不怕了。

铆刂一刊啊——
!”金大绎又醒过柬了。

lII本 鬼 rs捏祜皮鞭子大声Fmz:“你是共鏖党 ?”

金大貅|J心丨|∫i一瞪融 :“哉是——共鏖党 !”

“
逦逦的I‘古出柬 !共鏖党 !”

“
不9a丨 i汪 !” 命大翁声音喊的很高。
“j队

i伦 ,丿史满抗日还有融/大扒皮大声Foi。

金人f‖∶扌巴头往趄一仰融 :“有臭心的中囡人都反湔抗日!”

鬼△把lR‖∫i一瞪”用手一指满嘴是血的狗,它就一下子扑到

金大铈轩 卜f¨ ⋯

就丨,i命 k铎喊了声 :“ 中囡人—— ,要赶走——
,日 本帚——

圃主一 义 -—
!”又猛地立趄身柬 ,手招摇着9又仆倒了。他没

有再,JIlR什彡、忄鸺向在那兄了。金大翁胸前已麒露出了白花花的骨

头。忄I务叹川凉水浇了几次,金大龠仍然是一动不动!   ^

f汀 J|1"饼含!把他家里的入通通的抓柬,死了死了的好 !” 山

本鬼子摔丁 F巾鞭子,把沾在手土的血往皮靴筒上垒着。

特务Ⅱ

"忙

若往赢袋里装尸首。

大扒皮伸着脖子静媚地葫 :“ 山本太君,他的家里,一个小姑

娘的有 !” 闷时指着金大缔尸首。

j丐二畏脖子拾着融 :“太君,他的家里,还有个干兄子,那个

小小的,燕 f拧岣,耠大君途信的 !”

“
"阿

!什么?” 山本裘琨了PRl题”忙又拿趄鞭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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焉二浸脖子党出自己的嚣趄作用了,忙凑向前就 :“死了的

这个金的 ,他的干兄子 ,是耠太君途信的那个小小的⋯⋯”

还未等焉二畏脖子瀚完 ,山本就暴蚪 如 雷 地 喊 :“快快的

抓柬 !”

嗝⋯⋯,特务佃忙着漤动摩托萆。

我抱着金媪忙着往土灌里瀵。她已槛背过气去了,脸色煞

白。我一鼓勤 ,把她背起柬 ,想丛江岸镌着跑。可到底往哪里跑好

呢 ?鬼子院里的摩托草一溜烟地向我们佳宅区跑去。到那里他们

找不兄人 ,一定要四处寻找 ,那可就坏了。越急浑身越没勤 ,背着

金妞我一步也走不动了。

忽然 ,从身后走柬了个头戴草帽、腰里扎根草栅子、刖着根

镧烟袋、看柬像个晨民的人。但他手里提拉着破筐 ,里边装了几

条急。他拍着我属头融 :“碰的巧 !你俪就是小牛和金妞吧 ?”

砑我停下脚步没敢吱声。他把草帽往趄一捅9我扌看清楚 ,达

人到金大斧家柬过 ,但是不知 Il+什么名字。他按过金妞背着 ,走

在前边 ,我提着筐跟在身后 ,走了一气 ,我固 :“叔叔 ,上哪去 ?”

“
上山 !”

“
抗 日去嘱 ?”

“
,恩。

“
怎么走 ?”

“
跟我走吧 !”

又走了二里多路 ,、金妞在他背上哎哎了雨声 9但是漫有睁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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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睛。又拐了雨个弯扌到了江蔺。他停下,把金姐放在草地上。他

爸起裤管,从乱草里拖出只小本船,上边还搭着个破濂稠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∫
ii

卩    把金妞放在船中Foi,我守在她身边。那人伸腿蹬一下岸,船

吱悠一声版水漂走了。他融 :“有人 F。
g就靓姓刘,你俪名ml小牛小  ∷  ∷

妞 ,是我的兄子和女兄。
”
这时天太亮了,星星隐藏趄柬了,江面  ∷ {

弥漫着∵股股白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Ⅱ

船顺水漂游着,我用手一下下的掠着水9心里想,金大翁、王∷ i
大叔的尸首,顺江能漂到哪里去呢!漂到大海大洋里去⋯⋯嫣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刂

,  也投了这条江了。⋯⋯我含着眼泪一回头,看兄金妞腧上沾了一  :
些土,我从破衣服上撕下堍破布来,用水沾湿了,耠她擦着腧。  ∷  ” 厶

她醒过来了。瞪着眼睛看着我,也不言静。恐怕这陴她心里  ∷

啥也耒想。我贴着她耳边融 :“咱fFa是上山抗日去,好替金大斧和

哉毯爸嫣嫣报仇 !”

′
她仍然没有吱声,抬起了头,看着撑船的人,眼光落在那根

烟袋上o我也銮党了,和王大叔那根烟袋一模一样。吓!金妞又从

怀里掏出一根而样的烟袋柬,涯舱了撑船的人。那人拔掉烟妯一  ‘  ·

看,从里边扯出个舐条柬,我一看就知道上边定是舄着今后上那  冖

去取联鼯的事。那人看完把舐条嚼碎了吐在江里。也不知怎的”

哉心里有点不自在。金妞你具行,这事还瞒着我呢!载办的事此

你多的多!可是我一看旯她把头枕在船梆上,晶 晶亮亮的泪珠一

对一双地往江里掉,我就不忍心埋怨她了。

太踢出来了,通舡通舡的,把江水照得血舡血舡的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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